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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轉型正義的國家中，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是頗富盛名的一個模式；而該國歷史教

科書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焦點，引導學生瞭解轉型正義的工作

並反思追求真相與和解的真義，亦值得他國在編寫教科書時所參考。

除此之外，南非歷史教科書採取以資料為本的編寫策略，強調歷史教

學的目的不僅止於傳遞歷史內容，更在於為學習者培養歷史技能。本

文除介紹南非的高中歷史課綱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相關內容的規劃

外，主要分析教科書當中如何說明該國轉型正義的工作與重要爭論，

以及如何使用不同類型與來源的資料來培養學習者探究歷史的能力。

希望透過本研究有助於我國編寫歷史教科書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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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is a well-known 
model for promot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textbook 
editing, the content of  South African history textbooks that pertains to the 
TRC’s efforts to seek the truth and promote reconciliation is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textbooks in other countries. South African history textbooks 
emphasize the source-based editing strategy, aiming to deliver historical content 
while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learners to perform historical enquiry. The 
present article discusses South Africa’s national history curriculum planning for 
the teaching of  TRC-related content. It also analyzes how these textbooks 
explain the TRC’s work and various controversies and how source-based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to cultivate the historical skills of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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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南非於 1994 年舉行民主選舉，長期領導反對運動的納爾遜‧曼德

拉（Nelson Mandela, 1918-2013）當選總統，終結實施將近 50 年的種族

隔離制度。曼德拉就職後，依據《國家團結與和解促進法案》（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下稱真和會），並邀請屠圖大主教

（Desmond Tutu, 1931-2021）擔任真和會主席，處理前南非政府與種

族隔離制度造成的大規模人權侵害。真和會於 1995 年開始運作，以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為思想基礎，在獲取真相為基本

前提下推動社會各族群間的和解。真和會運行有別於紐倫堡大審的應

報模式以及智利無條件的大赦模式（Tutu, 1999），1 在國際上贏得不

少讚譽。

在政治民主化的同時，南非亦開始推動教育改革，制訂新的國家課

程綱要，希望以民主、多元的教育內容，取代種族隔離時期白人意識型

態所主導的教育。基本上，轉型正義的重要精神之一為批判威權思想，

肯認民主價值，同時追求對國家暴力的課責。在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

中，教育不但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二者間亦有密切的互動關係：轉型正

義有助於推動教育改革，使教育體系擺脫威權遺緒的影響，建立「敏於

正義」（justice-sensitive）的民主教育體系（Davies, 2017）；而民主化

之後的教育以民主與人權為基本價值，進一步深化轉型正義工程。

1 智利軍事獨裁者奧古斯圖‧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在交出政權之前，透過一連串
修憲與立法的安排，成功確保自己及舊的獨裁勢力在憲法保護下仍能有效掌握軍事權

力，並逃避新政府的究責。因此，所謂智利的無條件赦免模式，實為新政府為維持憲

政體制之運作，不得已妥協的結果。有關智利獨裁政權的人權侵犯及為何以皮諾契為

首的舊勢力得以免除究責，請參見邱稔壤（1999）的分析。圖屠大主教聲明南非不考
慮無條件赦免模式，意味著新政府雖然願意與白人舊政權取得妥協來推動和解，但無

意走到完全放棄究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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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於民主化後所推動的教育改革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思

維。就本文所關注的歷史教育而言，南非教育部所設立的「教育價值

的歷史與考據小組」（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Panel of  the Values 

in Education）在其〈史學與考據學小組報告〉（Report of  History/

Archaeology Panel）當中指出，研讀歷史應該有助於對抗遺忘、挑戰勝

者為王的思想，反對以操弄的、工具性的態度去使用過去，並提供教育

上的支撐以防止公民弱智化。因此，學習歷史應以鼓勵公民責任與批判

性的思考為其目的（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0）。南非的歷史課綱

也指出，歷史的學習應培養民主社會的公民意識，包括協助公民理解憲

法中所記載的價值、反思廣大社會光譜中不同的觀點，鼓勵公民承擔責

任等等（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另一方面，南非歷史教育的改革除了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影響外，也

參考了英國歷史教育改革的經驗，主張好的歷史教學應在某個程度上

效法歷史學者實際的工作方式，意即探究與挖掘各種不同的聲音，對

論證進行驗證，促進論辯以及溝通價值。為此，應培養推論、判斷、

比較、擬情理解（empathy）2 與整合的技能（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0），而達到這些教學目標的方式即為教導分析資料與證據。歷史

課程應該探究不同的詮釋，以及分歧的意見與聲音；尤其應致力於讓

曾受壓抑的聲音重新被聽見，糾正邊緣者被隱藏的情形（Chrisholm, 

2004）。

檢視南非歷史教科書，可以發現其編寫方向大體上確實朝著提供多

元觀點而努力。而且，南非歷史教科書也回應了〈史學與考據學小組報

告〉的建議，採取以資料為本（source-based）的編寫方式，作者的敘

事觀點雖然貫穿其中，但同時也開放空間，提供視角各異的資料作為學

習歷史事件的依據。因此，學習者得以避免單方面接收作者觀點，而

保有建構知識的主體性。不可諱言的，臺灣教育界對此種教科書編寫

2 本文將 “empathy”譯為「擬情理解」，意指需要想像模擬他人所經歷過的情緒與苦難，
進行情感上的連結，較能真正的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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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並不陌生，但在實踐上仍遭遇諸多困境（林慈淑，2016；陳冠華，

2017）。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歷史教育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知識建構，其

理念與南非的課綱十分相近；3 而且，南非的教科書需依據國定課程綱

要編寫，並送國家審定，在制度上與我國類似。本文認為，南非歷史教

科書的編寫方式，或許可提供臺灣的歷史教科書作者參考。

有鑑於此，本文主旨在於探討南非將轉型正義內容納入課綱後，教

科書作者如何依據課綱的規範，採取以資料為本的途徑，編寫高中歷史

教科書的相關內容？在培養歷史思維，同時思辨轉型正義的重要議題

時，資料扮演什麼角色？擔負什麼樣的功能？

貳、重要文獻檢閱

一、歷史教育改革與轉型正義相互間的關係

國家的民主轉型與教育改革之間，常常是相互推動的關係。一方

面，民主轉型不僅推動政治體制的變遷，也連帶改變教育的政策與內

容。Akçalı 與 Engin-Demir（2013, p. 223， 轉 引 自 Angulo & Ascenzi, 

2017, p. 1）指出，處於轉型當中的社會，其課程綱要往往面臨「教學

法」、「引進新科目」以及「有關公民、社會與歷史的教學」等三個面

向的挑戰。這些來自於政治轉型的挑戰，帶出教育改革的需求，包括課

綱與教科書內容的修訂。

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則可能進一步推進轉型正義的歷程。例如，

Cole（2007a）討論歷史教育改革於追求社會和解時所扮演的角色。她

認為政府可以透過歷史教科書的修訂，將和解的過程融入學生的人生經

驗，使政府推動的和解工程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而且，透過歷

3 根據課綱的說明，「普高歷史必修課程依時序選擇基本課題設計主題，透過歷史資料
的閱讀和分析，培養學習者發現、認識及解決問題的基本素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2018，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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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科書的修訂，國家可以為過去的歷史提出新的敘事，藉以宣示不再

重複過去錯誤的作為，以促進和解（Cole, 2007a）。

學者進一步指出，歷史教育在方法與內容上的變革，有助於建構民

主文化。例如，透過歷史的探究，得以強化學習者的批判思考、擬情理

解的技能，也可以培養能力，質疑過於化約的敘事，並放棄以暴力的方

式來表達不同意見（Bentrovato, 2017; Cole, 2007b; Rodino, 2017）。這

些能力有助於培養學習者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會盲目的隨著國家敘事

起舞。而且，藉由探究多元的文獻與觀點，也能擺脫官方主導的單一觀

點，再現過去曾被壓抑的族群，使其聲音與敘事能被記憶（Tibbitts & 

Weldon, 2017）。

二、歷史教科書與轉型正義

民主轉型雖然帶動教育改革，但在此過程中，歷史教科書內容的

修訂往往進度較慢（Cole, 2007a），南非的狀況即為一例。Engelbrecht

（2006）研究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的阿非利卡語文教科書（Afrikanns 

language textbooks）4 與歷史教科書，發現阿非利卡語文教科書在後種

族隔離時期已能成功地擺脫種族刻板印象，而引入多元民主的觀點。相

較之下，歷史教科書的改變卻慢了許多。不過，較近期的研究顯示，南

非的歷史教科書改革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Bentrovato 與 Wassermann

（2018）以內容分析方式研究高中歷史教科書，認為現行的南非歷史教

科書已帶有「敏於正義」的優點，帶領學生以批判性的眼光探討過去，

思索歷史上的正義議題。更重要的是，南非教科書反映了真和會那既富

爭論，但也民主的程序，其內容散漫的多樣性，以及此程序在協助建構

逐漸成為共享的歷史時，容納衝突聲音之特點。作者認為，這些教科書

的編寫方式將歷史課堂轉換成民主的、對話的場域，成為推動轉型正義

的一個媒介（Bentrovato & Wassermann, 2018）。

4 阿非利卡語即為阿非利卡人（Afrikaner）使用的語言。阿非利卡人又稱布爾人（Boer），
為居住在南非的白人，多數為荷蘭移民的後裔，建立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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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與歷史教科書中轉型正義內容相關的研究，較多聚焦於檢

視教科書在介紹二二八事件時所呈現的內容。柯怡禎（2006）重現二二

八事件從被官方禁止討論，然後逐步寫入教科書的歷程，同時指出早期

的教科書對此一事件的解釋，仍有內容不完整，敘事跳躍，並未探究此

事件歷史意義的缺點。李維哲與周毅怡（2011）檢視九年一貫課程時期

的教科書，認為當時教科書在解釋二二八事件時，編排的順序常採取

「順流而下」的書寫方式─先談背景原因，再談導火線，最後引發令

人遺憾的暴力衝突與軍事鎮壓。然而這樣的編排明顯缺乏問題意識，且

容易讓學生誤以為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發生。李仰桓（2019）明確

以轉型正義的觀點來檢視教科書中有關二二八事件內容，認為教科書對

這個事件的說明不甚明確，學生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教訓並不清楚。該

研究並借用 Guinn（2005）的架構，從矯正社會失能的狀況、真相的脈

絡化以及建立規範性價值等三個面向，對教科書的編寫提出建議。這些

研究雖然觸及轉型正義議題，但基本上聚焦於教科書的知識內容，未就

其編寫策略進行分析。

參、南非的轉型正義教育

一、南非在民主化後的歷史教育

如前所述，剛結束威權統治或衝突狀態而轉型為民主體制的國家，

不一定能在轉型的初期就大幅度修訂歷史教科書，南非的狀況即是如

此。南非在民主轉型初期，許多政治行動者推動「結果為本的教育」

（Outcomes-Based Education），因為強調教育的實用性，認為歷史學科

對學童未來就業，或整個國家向前邁進無實質幫助，因而將之與公民、

地理一起，整併至社會科當中。

許多學者並不支持這個課程綱要，認為它沒有自過去學習，或未試

圖面對南非過往的不正義來教導學生正義與寬容。1999 年非洲民族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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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再度勝選，教育部長由具人權法及中學教

師背景的卡德‧阿斯摩（Kader Asmal）擔任。阿斯摩認為歷史教育在

學校應占據核心地位，歷史不只是一個學科，也是新南非公民的根基，

政府應透過歷史教育推動和解。另外，1998 年後真和會陸續提交多冊

報告，教育部亦公布〈價值、教育與民主─教育中的價值工作小組報

告 〉（Values,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Values in Education）（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2000）、〈史學與

考據學小組報告〉等重要文獻，為歷史科提出辯護，強調學習過去侵害

人權歷史的重要性（Bentrovato & Wassermann, 2018; Cole & Murphy, 2011; 

Wassermann, 2018）。在這樣的脈絡下，阿斯摩在 2001 年的課程修訂程

序中納入歷史教育，2011 年進一步納入真和會及其敘事取向。從這個歷

程可看出，南非課綱的歷次修訂為國家往和平與民主轉型的基石（Tibbitts 

& Weldon, 2017），而歷史教育的角色，也逐漸被視為新南非從種族隔

離制，轉型為根基於人權與社會正義之社會，所不可或缺的關鍵。

二、2011 年歷史課程綱要

南 非 基 本 教 育 部（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於 2011 年

頒布〈國家課程說明─學齡前至 12 年級〉（National Curriculum 

Statement Grades R-12），並針對各個科目制訂《課程與評量政策說明》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Policy Statement, CAPS）。根據歷史科 10~12 

年級的 CAPS，歷史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以下的公民素養：（一）

彰顯並幫助學生了解南非憲法所蘊含的價值；（二）反映社會中各個種

族、階級、性別的觀點，以及一般人民的聲音；（三）鼓勵公民的責任

感與負責任的領導能力；（四）促進人權與和平，挑戰因種族、階級、

性別、族群與仇外心態所帶來的偏見；（五）為年輕一代培養能力，以

擔負起在地、區域、國家、全洲與全球性的責任（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在 CAPS 課程結構上，南非 10~12 年級的歷史課程未區隔本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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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史，而是採時間軸方式，挑選重要主題，將本國史與世界史交

融，以此思考南非的歷史進程─尤其是針對種族主義的抗爭─與世

界局勢之間的互動關係（李涵鈺、李仰桓，2021）。10~12 年級歷史學

習的目的指出歷史的學習是一種探究（enquiry）的過程，學習如何以

史學方式思考過去，而過去影響著現在與未來；此外，歷史學習也是

培養民主公民的責任感，提高對當下社會的關懷（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根據 CAPS 的設計，歷史課程強調問題導向的學習。整個課綱由不

同層次的問題架構起來，每個年級的課程有主要的問題，每個單元又各

有其關鍵的問題。問題導向的設計，是希望學習者可以瞭解：歷史學習

是一種探究過程，而非僅止於接受知識；歷史知識是開放性的、需論辯

的、且可以改變的；歷史課應圍繞著對問題的好奇而建立起來；而無論

研究、調查或詮釋，都是由提問所指引。具體而言，歷史探究意在培養

八項技能（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pp. 8-9）：

（一） 從不同資料來源蒐集資訊，以取得更完整的圖像；

（二） 從數個來源中擷取或詮釋資訊；

（三） 評估資料來源的有效性，包括是否值得信賴、是否造成刻

板印象與流於主觀；

（四） 認知到對一個歷史事件，常存在一個以上的觀點；

（五） 解釋為什麼對歷史事件或人類行為可能有不同的詮釋；

（六） 透過對歷史證據進行仔細的評價，來參與建設性且能集中

焦點的論辯；

（七） 組織證據形成具體論述，以完成原創的、一致的且觀點平

衡的歷史書寫；

（八） 批判性的處理有關遺產、對過去的公共呈現與保存等議題。

綜上所述，南非課程採歷史探究的教學方法，透過使用各種資料，

提供多元化敘事，以批判性地面對過去敘事，與機械式學習單一官方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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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別。這些歷史學習技能對於促進學生的價值澄清、批判性反思、資

料來源分析、考量不同視角與觀點，彼此尊重的辯論、擬情理解的培養

等都相當重要。

肆、研究對象與方法

簡單而言，歷史教育中「教什麼」與「如何教」同等重要，本文

旨在探討南非將面對過往納入課綱後，教科書作者如何依據課綱的規

範，編寫高中歷史教科書相關內容，以思辨轉型正義的重要議題（教什

麼）？與此同時，本文也分析以資料為本的途徑，資料扮演什麼角色？

擔負什麼樣的功能（如何教）？

南非最近期出版，且流通較廣，供中等教育最後一年（12 年級）使

用的歷史教科書之中，較具代表性的五個版本分別為《新世代》（New 

Generation，本文稱為新世代版）、《尋找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本

文稱為尋找版）、《歷史萬歲》（Viva History，本文稱為萬歲版）、《精

準歷史》（Spot on History，本文稱為精準版）、與《焦點歷史》（Focus 

History，本文稱為焦點版），5 這些版本在 2013 年發行，多數在後續數

年間陸續再版，且均依據 CAPS 編寫而發行（Bentrovato & Wassermann, 

2018）。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之內容分析法進行討論。

第一部分為內容探討，我們以五個版本中的焦點版為例，說明南非高中

歷史所探討的轉型正義相關內容。挑選該版的主要理由為各版本均依

照 CAPS 所規定的課程架構與主題進行編寫，因此課程內容大致相同；

在比較各版本後，焦點版對南非設立真和會的理由、考量、哲學背景以

及圍繞著真和會所出現的爭論，有較詳盡的解說（李涵鈺、李仰桓，

2021），因此，內容探討以焦點版為主。第二部分則是教學設計探討，

5 此五個版本，如南非學者 Bentrovato與Wassermann（2018）所言，是最近期出版，且
廣為使用的版本，可見其在南非教育現場流通較廣且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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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版本均需依課綱所規劃學習內容編撰，以通過基本教育部的審查，因

此學習內容差異不大，然而在版面配置、設計元素、選取資料、如何組

織及使用資料素材進行教學設計等則各有發揮，因此五個版本均納入分

析，也進一步分析五本教科書採用「資料為本」編寫策略的概況，包括

資料的類型、資料與正文的關係，以及資料與教學活動的關係。

本研究雖然無法呈現南非教師如何在教室中傳達教科書內容，以及

實際達成了什麼效果，但南非透過中央化課程發展、教科書審查與批

准、以及評量規範，尤其是中等教育階段最後的測驗作為把關，國家在

決定教科書內容與教室教學上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地位。

轉型正義在教育上的意義是要帶領學生去探討威權時期及民主轉型

過程中的不正義，既面對過去，也前瞻未來，避免重蹈覆轍。有關轉型

正義教育的探討架構，國內外雖有探討轉型正義相關文獻，然多數文獻

著重在後衝突社會中的課程設計或教學實施，這些經驗似尚未導向一個

教育學框架可供參考（李涵鈺，2022）。陳麗華等人（2021）參考聯合

國處理轉型正義所提出的四大範疇，及國際轉型正義中心的目標，研議

出三大學習主軸，分別是「理解歷史真相」、「探討追求正義的作為」、

「反思和解與不再發生」，可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參考。

伍、南非歷史教科書中的轉型正義內容

有關南非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課綱安排在 12 年級的第五個主題：

「南非的民主化及其如何處理過去」。根據課綱的說明，此一主題的關

鍵問題為：「南非如何從 1990 年代的危機中轉變為新興民主國家？又

如何處理其種族隔離制度的過去？」在這個核心問題下，課綱規劃了三

個子題，分別是「協議和解與國家團結政府」、「南非選擇如何記得

過往」以及「記得過往：紀念活動」（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p. 30）。其中，第二與第三子題處理的即為該國轉型正義內容。

第二個子題介紹的是曼德拉執政後所設立的真和會，學習重點有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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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視國際間處理大規模人權侵害的主要方式，並討論南非為何選擇

以真和會模式來處理種族隔離制度時期的人權侵害；其二，針對以真和

會為中心出現的爭論進行討論。第三個子題討論民主化後的南非如何保

留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記憶，使其不被遺忘，包括介紹國家層級與地方

層級的紀念館等。

焦點版教科書根據課綱在第二與第三子題的規劃進行敘寫。本文在

檢視相關內容後，歸納出幾個重點，以下進一步說明。

一、說明設立真和會的理由及其主要工作

南非新政府決定採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模式來推動轉型正義，其

原因在於體認到揭露真相對社會和解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無論政府

或反對勢力，在實施種族隔離制度期間都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不計其數、

不分背景的人民受到嚴重傷害，甚至喪失生命。這樣悲痛的歷史不能簡

單的遺忘，必須加以面對；南非若不能處理這段過去，就無法向前邁進。

因此，新政府設立真和會，試圖揭露與重建過去的不義，以利整個社會

在理解真相之後，能進一步邁向和解（Fernandez et al., 2018）。

進一步而言，處理大規模人權侵害，不同國家會根據不同形式的正

義。焦點版先介紹二次世界大戰後，為追究德國犯下的大規模人權侵犯

罪行而推動的紐倫堡大審。紐倫堡大審可歸類為應報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的觀點，基本上是以「懲罰」為手段來處理正義問題。這樣的

觀點可能最接近社會大眾的想法，尤其是被害者及其家屬的期待。不

過，基於各種政治上與實務上的理由，南非不宜、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推

動應報式正義。重要的理由包括：國民黨（National Party）在交出政權

時仍掌控情治單位，新政府只能尋求進行協商；因為缺乏證據，難以在

司法程序中起訴加害者；起訴所有可能的人權侵害者，需要的成本太高，

但社會上有更迫切的住房、教育、健康的需求；在將近 50 年的種族隔

離後，族群之間的和解可謂最為迫切，否則社會將陷入分裂，而司法審

判可能對和解帶來負面影響（Fernandez et al., 2018）。



李仰桓、李涵鈺 南非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轉型正義及以資料為本的編寫策略 93

然而即便如此，南非仍不願意簡單的忘記過去，而給予種族隔離制

度時期的人權侵害者無條件的赦免。6 因此，真和會選擇了第三條路，

即以「修復式正義」為基礎的有條件赦免。這樣的決定，根據的是非

洲價價值中的「班圖精神」（Ubuntu）。「班圖精神」是非洲傳統價值

的一環，意指「一個人乃透過他人，才成其為人」（a person is a person 

through other people），換句話說，唯有肯認其他人擁有的人性，我們

自己才會成為完整的人。此精神適用到赦免的議題上，意味著應在赦免

程序中同時肯認被害者與加害者的人性，這樣的觀點與修復式正義的精

神相契合，即藉由同時考量被害人與加害人的人性需求，來恢復社會的

均衡（Fernandez et al., 2018）。

在修復式正義的觀點下，真和會主要負責四項工作。第一種為舉行

大規模人權侵害聽證，由被害者或倖存者向真和會委員提出證詞，描述

他們的經歷。第二種為舉行特赦聽證，決定是否同意申請者獲得特赦。

尋求特赦者向真和會下的特赦委員會（Amnesty Committee）提出申請，

針對他們尋求特赦的行為提出證詞。特赦委員會由總統任命的法官擔任

主席，其裁決完全獨立於真和會的運作。第三種為特別聽證，調查種族

隔離制度下某些特定單位（如：法律部門、衛生部門、宗教社群等）的

行為，另外也調查南非生化作戰相關計畫的執行，以及種族隔離制度對

婦女與年青人造成的影響。第四為賠償與復原委員會（Repa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自行召集會議，針對如何協助

被害者重建生活向真和會提出整體建議。另外也就如何賠償被害者或其

家屬提出建議（Fernandez et al., 2018）。

二、真和會引起的爭論

在探討真和會所引起的爭論前，課綱要求先行說明真和會在推動和

解方面的成就。基本上，和解應該是一個過程，絕非一蹴可及之事，甚

6 焦點版並未明確說明無條件赦免模式指涉的是哪些國家的經驗，但根據 Tutu（1999），
南非至少參考了智利的經驗。有關智利的經驗，請參見註 1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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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需經歷數個世代，始能逐步完成。雖是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真和

會達成了某些具體成就。例如，確實有一些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願意原

諒加害者，甚至有些被害者家屬成立了組織，推動被害者與加害者之間

的和解。而被害者在公開的聽證上講述其經歷，也為公眾帶來療癒的效

果；加害者在尋求赦免時供出的真相，揭露了被害人死亡之處，許多家

庭因此有機會找到親人的遺體，並為他們舉行莊重的葬禮，維護其生而

為人的尊嚴（Fernandez et al., 2018）。

但在這些成就之外，南非各界對於真和會的目標與工作方式仍有諸

多爭論，焦點版根據課綱的建議，討論以下重要的爭論。

（一）赦免的問題

在這個部分，教科書先簡介真和會所設計的「有條件赦免」（conditional 

amnesty）。對於真和會而言，真相是促進和解的基礎；真相的揭露，可

能比加害者是否受到懲罰來得重要。真和會希望以特赦做為誘因，鼓勵

加害者說出真相。因此，向真和會的特赦委員會申請特赦的人，必須全

盤坦承所有相關事實，且需符合一定的條件，委員會才會考慮。是否同

意特赦的決定權在委員會，但受害者或其家屬有權反對特赦，只是無實

質的否決權，因此有些加害者雖未獲原諒，仍得到特赦。7

特赦造成的爭議，集中於特赦是否以犧牲正義做為代價？社會上質

疑的聲音認為，特赦程序可能淪為加害者逃避罪責的漂白劑，以犧牲被

害者的正義作為代價。焦點版在這個問題上，提供不同視角的資料，供

學習者進行思考。

（二）忽略制度性、日常的人權侵害

批評真和會的人士認為，真和會只針對個案的行為或事蹟進行調查

（無論是被害者或加害者），忽略了種族隔離制度下的人民在日常生活

7 根據焦點版的說明，在申請特赦的 7,116人之中，有 1,167人獲特赦，占約 16%（Fernandez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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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遭受到的體制性歧視，如《通行證法》（Pass Law）、8 強迫遷移、以

及教育、居住、經濟機會、醫療健康與運動設施等方面的種族差別待

遇。然而真正戕害黑人的生命尊嚴與基本人權者，是這些被忽略的體制

性暴力。

（三）賠償的問題

依照真和會的解釋，賠償有多元形式，不一定是金錢賠償。一如真

和會副主席艾列克斯‧博內（Alex Boraine）所言，「讓人們得以第一

次有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並知道至親身上所發生的事」，實際上就是

一種賠償（Fernandez et al., 2018, p. 309）；不過在真和會的最終報告書

中，仍建議應給予被害者家屬金錢上的賠償。但在執行過程中，政府實

際支出的賠償金額遠低於真和會的建議，再加上獲得特赦的加害人可以

立即得到金錢補償，而被害人卻往往需等上數年才領到賠償，9 因此引

起不少批評（Fernandez et al., 2018, p. 309）。

三、各政黨對真和會及其最終報告的回應

南非各主要政黨是否願意揭露或坦承涉入過去的人權侵害與暴力行

為，關係著是否可能追求國家層次的和解。因此，政黨如何回應真和

會的工作及其最終報告，是討論和解進程相關爭論的重要內容。根據

課綱，此處聚焦於國民黨、非洲民族議會以及印卡塔自由黨（Inkatha 

Freedom Party）等主要政黨，對於 1970 年代至民主選舉之前的嚴重暴

力事件的回應。

8 《通行證法》規定，16歲以上的黑人都需要隨身攜帶通行證，否則即視為違法。在《通
行證法》之下，警察常在街上以羞辱的方式要求黑人出示通行證，每天都有許多黑人

因為未攜帶通行證而被拷上手鐐，送往囚室拘禁。有關白人政府對黑人行動自由的限

制，請參閱 Tutu（1999）。
9 罪犯的申請一旦批准後，隨即可獲得大赦，但和解進程開始幾年後，委員會向總統遞
交報告，才能就受害者的問題提出建議。總統同意後，再把意見提交國會，接著成立

特別委員會討論這些建議。國會通過委員會的建議後，受害者才有希望得到賠償（Tutu,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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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當時的執政黨）的部分，討論的重點在於領導人戴克拉

克（F. W. de Klerk, 1936-2021）及其他政府高層是否知道─甚至直接

指示或授權─國安單位所犯下的屠殺、暗殺等恐怖行動。戴克拉克出

席真和會的聽證時，為執政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公開道歉，但對於當時

國安單位的非法暴力行為，則堅持完全不知情。除了戴克拉克的說法

外，教科書也引用了幾位警政與國安高層官員的證詞，他們都明白表示

警察或國安人員的非法攻擊行動，事實上獲得上級批准（Fernandez et 

al., 2018）。

在印卡塔自由黨的部分，重點在於該黨主席出席真和會聽證時，批

評真和會偏袒非洲民族議會。他另外也承認印卡塔自由黨的成員或支持

者涉入暴力行為，但否認自己策劃這些攻擊事件，然而做為印卡塔自由

黨的領導者，他應該面對這些問題（Fernandez et al., 2018）。

在非洲民族議會的部分，討論的重點在於反抗壓迫的運動若涉及暴

力或人權侵害行為，在道德或法律上能否容忍？真和會確認非洲民族議

會在從事反抗運動期間，亦曾犯下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非洲民族議會

曾要求法院禁止真和會公佈相關報告內容，但曼德拉總統表態支持真和

會的調查。他認為，「雖然非洲民族議會是在打一場正義戰爭，但確實

犯下了嚴重人權侵害」（Fernandez et al., 2018, p. 316）。出席真和會聽

證的南非民族議會代表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認為，人民在殖

民統治下發動抗爭的行為，不應被認定為大規模人權侵害。但他也承

認，即使是在義戰（just war）之中，也並非所有行為都可自動被認為

在道德上可以接受（Fernandez et al., 2018）。

四、紀念過去

這個部分以博物館為例，說明南非如何紀念反抗種族隔離的歷史。

具體而言，焦點版從三個面向，說明為什麼要記得過去：（一）過去是

我們的一部分；（二）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緊密相連；（三）我們

要從過去學習教訓。接下來，焦點版以羅本島（Robben Island）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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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該地的象徵意義、重要歷史，然後導覽島上關押政治犯的設施，敘

述政治犯在此處的生活條件與監禁的情形（Fernandez et al., 2018）。

陸、資料的角色與功能

以上以焦點版為例，說明南非歷史教科書針對轉型正義所編寫的

內容。下文繼續分析五個版本使用資料的方式，以說明南非教科書如

何培養學習者的歷史技能。在進入分析前，本文先介紹這五個版本的內

容架構。

簡言之，五個版本在版面設計上雖然各自有別，但大體上均包含三

個部分：「主題的前導內容」、「各單元內容設計」以及「主題後的正

式評量」；各部分的組成元素亦大同小異，說明如下：

一、在各篇（或單元）一開始，均安排前導內容，一般包括該篇（或

單元）所處理的關鍵問題、背景介紹、該篇（或單元）之章節概覽以及

一些周邊輔助設計（如：關鍵字解說、大事紀 10 等）。

二、其後為各章內容，一般包括：（一）正文：作者對學習內容的

說明。（二）資料（source）：為補充或搭配正文所提供的資料。經檢

視，五個版本中共出現六種類型的資料，下文將進一步說明。（三）活

動（activity）：針對正文或資料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大部分為討論問題，

少部分要求學習者撰寫短文。（四）周邊輔助設計：如關鍵字解說，或

補充相關資訊的「你知道嗎？」（Did you know）。

三、最後為各篇（或單元）的評量，包括兩種形式：一為「以資

10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版本在列出大事紀後，隨即以大事紀為標的設計討論問題，這種
設計在臺灣的教科書中較為少見。本文認為，這樣的討論能協助學習者整體性的掌

握歷史時序，以及重要事件的歷史意義，值得參考。例如，尋找版在第五主題所列

的大事紀，從 1990年戴克拉克宣佈解除黨禁並釋放曼德拉開始，至 2003年真和會公
佈最終報告止，納入了 17項重要大事。其後隨即提供一項「大事紀作業」（Timeline 
Task），提出四個問題，包括討論某件大事的歷史意義、如何從大事紀中舉出證據，
說明南非確實往民主邁進等（Bottaro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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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為本的問題」（source-based questions），學習者需根據評量中提供

的資料（通常有數則）回答問題；另一種為「以資料為本的小論文」

（source-based essay），學習者需根據評量中提供的資料撰寫一篇小論

文。11

在這五個版本中，主要的學習內容基本上由正文、資料與活動三個

元素所構成。此三個元素的相互關係如何，各版本有別，而從這些差

別，大致便可看到各版本不同的設計理念；但共同的是，無論版本為何，

資料均占據一個關鍵、且可靈活運用的位置，其地位十分突出。除此

之外，也都藉由正文、資料與活動三個元素相互搭配來培養學習者的

歷史技能。以下針對資料在歷史教科書中擔任的角色與功能，做進一

步分析。

一、正文、資料與活動的相互關係

南非教科書所使用的資料，其類型與來源相當多樣。根據本研究的

整理，五個版本所使用的資料，有以下六種類型。

（一）專書內容：節錄專書的文字，如屠圖大主教的名著《沒有寬

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Fernandez et al., 2018），

或 Michie Eades《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The End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Angier et al, 2018）等。

（二）漫畫：五個版本都使用不少的政治漫畫，如精準版使用一幅

Jonathan Shapiro（筆名 Zapiro）的作品，指稱國民黨在戴克拉克的支持

下銷毀證據（Dugmore et al, 2018），或新世代版引用 Zapiro 另一幅作

品，諷刺南非前總統波塔不願出席真和會的聽證（Pillay et al, 2018）等。

（三）文章：發表在期刊或網路上的文章，如萬歲版引用 Jeffery 

Herbst發表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文章（Angier et al, 2018）等。

（四）新聞報導：事件發生時的媒體報導，如尋找版引用《郵政衛

11 有些版本（如：尋找版）會特別開闢一個小節，向學習者解釋如何準備這類以資料為
本的評量。另外，課綱所規範的期中與期末評量，亦採取這兩種評量方式。



李仰桓、李涵鈺 南非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轉型正義及以資料為本的編寫策略 99

報》（Mail and Guardian）在 1996 年對屠圖大主教的訪問稿，說明為何

修復式正義可適用於非洲（Bottaro et al., 2018）。

（五）教師手冊與光碟：南非的「正義與和解機構」（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12為推動轉型正義的教學，曾研發及錄製一套（共

12 集）教師手冊與光碟《真相、正義、記憶：南非的真相與和解程序

─關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 12 堂課》（Truth, Justice, Memory: 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Process: A 12-Episode Course on the TRC）（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2008）。焦點版有好幾則資料引自此套教材的

內容。

（六）圖片：包括照片、海報等不同類型的圖片。如精準版引用一

張 1995 年時的照片，照片中人民舉布條抗議真和會同意赦免一位加害

人（Dugmore et al., 2018）；或新世代版放了國民黨與印卡塔自由黨參

與民主選舉時的競選海報（Pillay et al., 2018）等。

這些不同類型的資料，均視編寫需要而與正文和活動相互搭配。我

們可以從「資料與正文的關係」以及「資料與活動的關係」兩個面向，

來看資料在教科書中的角色。

（一）資料與正文的關係

在這五個版本中，資料與正文的關係不盡相同：有些傾向相互獨立，

有些則彼此搭配而構成一個整體。以新世代、牛津與精準三個版本而

言，作者的敘事在正文中即告完整，資料或為附加的補充資訊，亦或屬

於活動設計的一部分，基本上與正文各為獨立元素。例如，在討論「與

真和會有關的爭論」此一重點時，尋找版於正文便對相關內容作了完整

的解釋，然後提供兩則資料，一為某前警官在真和會聽證上演示如何施

行酷刑的照片（Bottaro et al., 2018），另一為政治漫畫，諷刺南非主要

政黨不願對人權侵害罪行負起責任。在功能上，這兩則資料均為補充性

12 「正義與和解機構」係南非在 2000年成立的組織，旨在持續傳承南非民主化過程所
學習到的教訓，以確保國家不斷向前邁進（https://www.ijr.org.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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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即使略過不讀，亦不影響讀者對於學習內容的掌握。

焦點版與萬歲版的編寫策略則有不同。在這兩個版本中，作者的敘

事雖然亦由正文主導，但資料與正文之間為相互搭配的關係；若略過資

料，學習者讀到的內容就可能比較粗略，或不夠完整。易言之，資料不

僅是附加資訊，更是學習內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正文共同構成一個

整體。例如，在說明真和會推動和解工作的成就時，焦點版在正文說明

和解作為真和會重要目標的緣由，以及可以從哪些現象看到真和會的成

果。接著，作者提供四則資料：一則描述聽證會中加害者尋求赦免，並

得到民眾原諒的場景；第二則為某位白人被害人家屬的證詞，他分享為

何願意選擇原諒殺害他兒子的反種族隔離運動者，即便白人同胞視他為

叛徒；第三則為屠圖大主教自己對和解工作的說明，他主張和解不是真

和會要「達到的目標」，真和會的任務應在於促使人民瞭解，每個人都

應加入這個和解的過程；第四則是 Zapiro 的漫畫，以戲謔的方式暗示

追求真相與促進和解兩個價值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Fernandez 

et al., 2018）。這四則資料，為正文的敘事提供脈絡，透過加害人與被

害人家屬的證詞，引領學習者貼近真和會的現場，與此同時，也呈現了

當時南非人民對真和會所抱持的不同看法。很明顯的，焦點版先在正文

概略性的解釋真和會在和解方面的工作，接著以四則資料呈現和解工作

的實況、效果、支持者與批評者的觀點。在這樣的編排下，學習者可以

從不同的面向瞭解和解的實踐；較之平鋪直述的敘寫，可以有更為立體

的掌握。

（二）資料與活動的關係

五個版本所設計的活動，其型態相當一致。大體上，均先列出數則

資料，然後針對資料提出問題或設計作業。二者的關係有幾個值得注意

的地方。首先，這些資料在搭配了問題或作業後，可以培養學習者的歷

史技能，下文將進一步討論。其次，在新世代、牛津與精準三個版本

中，資料純粹為活動的一部分；而在焦點版與萬歲版中，資料一方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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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相互搭配，另一方面又同時是活動的基礎。以上一段所引焦點版的

四則資料為例，除了與正文搭配外，作者在活動中要求學習者根據這些

資料，分別說明聽證會中發生了什麼事，白人被害者家屬表現出什麼特

質，以及屠圖大主教對於國家和解與真和會的工作所抱持的信念等。在

這樣的串連下，正文、資料與活動共同構成學習歷程，又分別發揮不同

的功能：正文提供背景與基本知識，資料提供脈絡與多元視角，活動作

為聚斂，引導學習者理解、詮釋與思辨正文與資料的內容。

二、資料與歷史技能

林慈淑（2016）曾探討歷史教師在課堂中為什麼需要使用資料？她

指出，文本閱讀（textual reading）與證據概念（concept of  evidence）

二者，為歷史課堂中學生應該獲得的思維能力：教師引介資料，可幫助

學生學習閱讀資料文本，以及評估資料作為證據的可能性。在此，資料

成為溝通歷史教學和歷史學的中介，提供了學生進入歷史學的憑藉，文

本閱讀和證據概念則是教師據以引導的路徑。檢視南非歷史課綱列出的

八項技能，大致上即反應了培養文本閱讀與證據概念的目的。

以下，我們進一步根據南非歷史課綱列出的八項技能，來說明南非

歷史教科書如何使用資料，培養學習歷史的技能。

（一）從不同資料來源蒐集資訊，以取得更完整的圖像

根據課綱列出的第一項技能，學習者應可藉由不同資料來源來為

過去的事件建立更完整的圖像，或認知到對事件有不同的詮釋立場。

例如，上文所舉焦點版的四則資料，13 即表現出這樣的功能，此處不再

贅述。

進一步而言，本研究檢視的五個版本至少使用了六種類型的資料；

而這些不同類型的資料，均視編寫需要而與正文相互搭配，共同建構教

科書的歷史敘事。我們認為，這種編寫方式，本身即示範了第一項技能。

13 即（一）資料與正文的關係，第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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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數個來源中擷取或詮釋資訊

第二項技能涉及的是從資料中辨識證據，使之成為建構歷史敘事的

基礎。資料本身不必然對歷史建構有意義，必需與歷史事件的脈絡與探

究的問題連結，始能帶有歷史證據的功能。我國的高中歷史 98 課綱對

這點有清楚說明：

史料必須置於歷史脈絡中，轉化為證據……方具有價值：史料總

是應該要與探究過去的意圖產生緊密關連，而且唯其能引發探究

活動，才能真正彰顯深刻的歷史教育意義。（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發展委員會等，2009，頁 88）

舉例來說，新世代版設計了一個活動讓學習者練習此項技能。在這

個活動中，作者提供了兩則資料，一是曼德拉獲釋後，在開普敦對支持

者發表的演說，呼籲南非人民─不分黑人或白人─站出來終結種族

隔離制度；另一則為戴克拉克的回應，表示對曼德拉在演說中，繼續採

取對抗白人政府的立場（亦即呼籲人民終結種族隔離制度）相當失望。

接著，作者列出好幾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請學習者從第二則資料中舉

出證據，說明為什麼戴克拉克對曼德拉的演說感到失望？另一個問題要

求學習者以此二則資料為基礎，說明曼德拉與戴克拉克二人對於南非的

自由之路有什麼不同的觀點？設計這兩個問題的目的，均為協助學習者

練習從資料中提取訊息，在脈絡中理解資訊，以解釋重要的歷史問題

（即曼德拉與戴克拉克對南非民主化應走的進程有什麼不同的觀點？）

（Pillay et al, 2018）。

（三）評估資料來源的有效性

第三項技能為評估資料的能力，重要者至少包含三項。其一為評估

資料的可靠性（reliability）。面對資料，學習者應有能力回答「誰產出

了這筆資料？」「其目的為何？」等兩個問題，並藉此判斷資料的可靠

性；其二，辨識資料是否帶有刻板印象（stereotyping），即判斷資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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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以雖然廣為接受但卻過度簡化（甚至不正確）的方式來描述某人或某

事。其三，判斷主觀性的能力（subjectivity），即有能力判斷在多大程

度上，資料呈現出其作者或產出者的特定觀點或背景（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此處以萬歲版為例。1989 年，曼德拉尚未獲釋時，波塔總統即與

他秘密晤談。正文說明，波塔希望此次會面可以改善他在本國與國際上

的形象；而促成此事的時任司法部長寇比‧柯慈（Kobie Coetsee）則將

此次晤談形容為曼德拉對波塔「禮貌性的會面」。曼德拉的自傳提到此

次會面，萬歲版從中節錄了一小段，為曼德拉自述初見波塔的印象：「事

實上從一開始，他就解除了我的心防。他是那麼的彬彬有禮、謙恭而且

和善」。其後的活動提出一個問題，要求學生判斷：對於研究波塔的史

學家而言，曼德拉這段話是否可靠（Angier et al, 2018）？要回答這個

問題，學習者必須從正文理解波塔會晤曼德拉的動機，從而推論曼德拉

之所以如此形容波塔，應該是對其友善舉動的背後原因心知肚明。這個

作業練習的，即為「判斷主觀性」的能力。

（四）認知到對一個歷史事件，常存在一個以上的觀點

第四項技能為認知到，若回到歷史脈絡，則會發現對一個事件，不

同處境的人往往抱持不同的解釋觀點。歷史教育學者也將這項能力稱為

「擬情理解」或「觀點取替」（perspective taking）（吳翎君，2003；宋

佩芬，2021；楊淑晴、黃麗蓉，2011；Hartmann & Hasselhorn, 2008）。依

據南非歷史課綱的解釋，即有能力想像自己處於過去的某一時期，並以

該時期的資訊為基礎，像一名當時的人一樣進行思考（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焦點版在說明真和會為什麼選擇以修復式正義作為其指導原則時列

舉二則資料，其用意即在練習此項能力。第一則為屠圖大主教的說明，

他認為以應報式正義為基礎所實施的懲罰方式，往往忽略了個體的存

在，不僅加害者不被考慮，受害者也不受重視；是以，真和會選擇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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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正義，因為這樣的措施將會同時把焦點放在加害者與被害者身上。第

二則為一位保安警察尋求被害人家屬原諒，但遭到拒絕的案例。接著提

出問題要求學習者思考，屠圖為何主張在真和會中實踐修復式正義，

又為何修復式正義的精神並不一定能說服被害者家屬（Fernandez et al., 

2018）？進行這項活動時，學習者一方面需要先理解屠圖倡議修復式

正義的政治社會脈絡，另一方面可藉由第二則資料的幫助，設身處地

理解被害者家屬的處境與感受，以理解這些家屬如何思考和解或原諒

的問題。

（五）解釋為什麼對歷史事件或人類行為可能有不同的詮釋

第五項技能為能夠解釋為何對歷史事件與人民的行動，會有不同的

詮釋。要練習這樣的能力，必需去分析或權衡對過去的人、事所獲致的

結論或形成的意見。對同一件事，不同的歷史學者、教科書作者或記者

等，總有不同的詮釋。這五個版本在此一主題上未有培養此項技能之實

例，是本文認為較為可惜之處。對於真和會調查的事件或人物，政治立

場相異的人士應有不同的詮釋。若教科書能對此有所呈現，將有助於學

生學習此項技能。

（六） 透過對歷史證據進行仔細的評價，來參與建設性且能集中焦點的論辯

前五項歷史技能著重於文本閱讀，第六項技能所要培養的是與他人

論辯所需的能力，包括討論發生了什麼事，以及這件事如何發生、又為

何發生。學習者需練習在論辯的過程中與他人討論資料所記載的資訊，

並以這些資訊為基礎形成觀點（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例如，萬歲版針對真和會設計了一場辯論賽，辯論的命題為：「在

南非的脈絡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追求真相與和解最佳、也是最有效

的方法」。根據說明，全班分為正、反二組，正方為支持命題的立場，

反方為反對命題的立場。學習者在準備時，應研讀教科書的正文與資

料，而教科書作者也列出一些提示，協助學習者準備。這些提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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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本單元的重點，即南非面對過去的方式，以

及真和會的成就與限制；因此，在準備辯論的過程中，學習者將有機會

重溫本單元的重點。更進一步來看，當正、反雙方閱讀的都是同一批資

料時，他們必須學會從中擷取出代表不同立場的訊息，並思考如何應用

這些訊息來支持自己的論點。這些練習，將有助於培養參與公共審議的

民主能力。

（七） 組織證據形成具體論述，以完成原創的、貫通的（coherent）且觀點

平衡的歷史書寫

這項能力指的是以系統性的方法使用證據，以支持某一論述。這樣

的技能通常可透過書寫小論文來練習，但也可以藉由製作（或完成）一

個表格、設計圖表或準備一場演講等方式來培養。書寫的貫通性係指

其中的敘事能有清楚的順序，且在組織上合乎邏輯（如提供時序、解

釋與討論等）；原創性（或獨立性）指的是需包含書寫者自身的觀點

或介紹其他作者的觀點；至於平衡性係指其結論不致偏頗或流於主觀

（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萬歲版在敘寫克里斯‧哈尼遭到暗殺的事件時，設計了一個令人印

象頗深的活動。14 課文首先描述了此事件的經過與後續影響，接著提供

了三則資料：第一則是數萬人參加哈尼喪禮的照片；第二則節錄聯合國

出版的新聞刊物《聯合國記事》（UN Chronicle）在事件發生後發表的評

論；第三則節錄曼德拉在哈尼的喪禮中所發表的演說。活動要求學習者

為哈尼寫一篇在報紙上刊登的訃文，內容應簡短描述哈尼在民主抗爭與

政治協商中所扮演的角色、暗殺行動及他的死亡為南非帶來的影響。學

習者在撰寫這篇訃文時，不但需要「擬情理解」1993 年當時南非的社會

氛圍，掌握暗殺事件對南非黑人社群帶來的衝擊，又因為撰寫的是訃文，

也需同時透過情感的語言，帶出對哈尼一生的評價；學習者需在課文與

資料中找到訊息，作為支持敘事的基礎，是相當紮實的歷史書寫練習。

14 有關哈尼遇刺事件，請參閱注釋 6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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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批判性的處理有關遺產、對過去的公共呈現與保存等議題

這項能力指的是思考過去如何被記住，而個人、社群或國家透過什

麼方式記得過去。另外，也包括博物館與紀念碑等如何描述過去發生的

事件，哪些人的過去被記住了，而哪些人的過去不被承認等（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2011）。

針對這項技能，五個版本的教科書基本上均以「記得反抗種族隔離

制度的鬥爭：紀念館」整個單元來處理。以尋找版為例，課文首先說明

南非於 1994 年之後，並未摧毀過去白人政府統治時期豎立的紀念碑，

至多將部分從公共視野中搬移，這是南非推動和解的重要一環。但重

要的是，新政府同時設置了多個紀念碑作為平衡，讓世人記得對抗種

族隔離制度的歷史。接著，課程提出一項非正式的研究作業（informal 

research task），要求學習者找到課文所列出的、或位於住家附近的歷史

遺址，並思考這些遺址彰顯的是白人政府或民主政府所代表的史觀，以

及是否促進了和解與民主價值，亦或只灌輸了單一的政治觀點（Bottaro 

et al., 2018）？從這些內容，學習者得以瞭解歷史紀念館在形塑國族認

同，以及推動歷史反思方面所能發揮的功能。

柒、綜合評述

一、有關轉型正義內容的敘寫

陳麗華等人（2021）從轉型正義的觀點出發，研議出「理解歷史真

相」、「探討追求正義的作為」、「反思和解與不再發生」三大學習主

軸。以下根據這個架構，對於南非歷史教科書中有關轉型正義內容的敘

寫，提出評論。

在第一個主軸中係帶領學生「理解歷史真相」，此構面的學習目標

為，探討威權體制的機制與運作，審視當時脈絡下體制的正當性與合理

性；再者，設身處地理解當時受害者的遭遇處境，了解威權統治時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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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重要的公民抵抗行動及其歷史意義（李涵鈺，2022），焦點版的教

科書中，透過呈現多元的聲音（官方代表、不同政黨、不同種族人民）、

不同立場的記憶（加害者、受害者、受害者家屬、旁觀者），尤其大量

運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內容及證詞，讓未曾經歷種族隔離制度的

學生能理解不受人權保障、種族歧視的過去，以及不同種族人民之間存

在不同的行為與看法，尤其投注相當注意力在受害者及其家人的觀點與

經驗之上，讓出生於自由世代的年輕人（born-free）能設身處地理解當

時受害者的遭遇與處境。此外，教科書也直指真和會僅將關注的焦點放

在遭受嚴重人權侵害的個案，因種族隔離法制導致的迫害，與日常生活

中的結構性歧視，都受到忽略。

理解過去威權體制政府所造成的人權侵犯，承認過往權利侵害的錯

誤，才可能進行後續一連串補救措施或作為，才有理據討論如何擔負責

任與伸張正義。第二個主軸學習目標包括，理解追求正義作為的必要

性，促進對人民權利與人性尊嚴的維護，以及釐清與分析追求及推動正

義過程中的意見及問題（李涵鈺，2022）。焦點版指出，真和會作為一

個重要的修復式正義機制，是一種找回真相，導向承認、問責與賠償，

推動癒傷、和解、不再重蹈覆轍的一個國家建構的方式。雖然看似正當

化真和會的組織與其任務，但也在資料中納入了對立立場、質疑、侷限

等問題提供思考，尤其特赦讓加害者有揭露真相之動機，與此並列的是

批判性立場，以特赦換和解的做法，可能帶來不正義，允許「駭人」罪

行的加害者犯下謀殺但仍不受懲罰。

第三個「反思和解與不再發生」，經過歷史真相與正義平反的探討，

希望達到和解與不再發生（never again）。學習目標包括記憶過往的錯

誤，理解過去的創痛及不同歷史記憶的情感，並從日常生活中保持敏

覺，避免威權統治再次發生，以追求民主與人權價值之實現（李涵鈺，

2022）。「和解與不再發生」不會憑空而來，需從分析、探究、省思、

論辯的歷程中促成，而前二個構面的探討也是往和解與避免重蹈覆轍的

方向前進。在「和解」部分，南非的「和解」價值是政府所主導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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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然焦點版的處理較為隱晦，大體而言，上述對特赦制度是否以犧

牲正義為代價的討論，即涉及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能否和解的難題。在

「避免重蹈覆轍」部分，透過羅本島的歷史與地理空間環顧，呈現代表

南非對抗逆境與苦難的重要符號，作為南非民主重生的象徵。避免再次

發生最重要的是歷史記憶的教育（Corredor et al., 2018），這與某些後

衝突社會中對近期的暴力保持緘默，亦暫緩納入歷史課程之中，呈現明

顯對比。

二、有關以資料為本的編寫策略

除了介紹真和會的運作及其引起的諸多爭論，引導學習者從過去的

錯誤就轉型正義的推動進行反思之外，南非歷史教科書也採取以資料為

本的編寫策略，引導學生培養歷史探究的能力，將審議、論辯等民主精

神，融入學習的過程，進一步深化教育在培養民主公民方面的功能。從

上文的說明可知，資料在南非的歷史教科書中占據相當關鍵的地位，並

至少發揮了幾項功能：

（一）資料可做為串連正文與教學活動的橋樑

資料為正文的敘事提供相關脈絡，增加讀者對歷史現場的體會；而

教科書亦可藉由資料呈現不同的立場或詮釋角度，為歷史教學建構出一

個多元論辯的空間。而設計良好的教學活動或討論問題，可進一步協助

資料發揮提供脈絡與呈現多元觀點的功能，同時也培養學習者研判資料

並進行歷史探究的能力，擺脫以記憶與背誦為主的學習方法。

（二）資料使教科書的內容更加引人入勝

學習者除了讀到教科書作者在正文的論述外，可藉由資料接觸到學

者論點、新聞報導與評論、事件當事人的意見與觀點，甚至是政治漫畫

對時事的諷刺，閱讀過程更加有趣，也有助於擴大視野。



李仰桓、李涵鈺 南非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轉型正義及以資料為本的編寫策略 109

（三）資料可提升教科書內容的品質

在教科書的編寫中，資料與正文緊密結合，擔任輔助或佐證的功

能，使作者的敘事有所根據，提高教科書的學術品質。

（四）減輕歷史教師的負擔

為培養學習者的歷史探究技能，歷史教師需提供大量的資料做為輔

助。但資料蒐集、吸收、詮釋與轉化等皆是極為耗費時間與精力的工作。

以資料為本的歷史教科書為教師提供了在教學中可使用的資料，也設計

使用的方法，大量減輕教師在備課時的負擔。

據此，本文所檢視的五個版本雖然在編排方式上不盡相同，但對資

料的使用大致上具備歷史教科書應有的專業水準；而從 CAPS 所規劃的

教育目的來看，也落實其培養學習歷史探究技能的要求。

捌、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檢視南非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轉型正義的內

容，並介紹與分析以資料為本的編寫策略。整體而言，南非歷史教科書

在一方面呈現了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的努力，一方面也落實轉型正義的理

念，為更廣泛的人權文化與和平建構奠定基礎。就政府推動的轉型正義

而言，焦點版呈現南非在真相與和解的政治原則下，從現實條件中做出

的權衡。然而因為真和會對人權侵害的定義狹隘，僅處理個人層面的權

利侵犯，未能調查系統性的迫害體制，因此即使真和會竭盡努力，在揭

露真相、促進和解的努力上仍有所侷限。此外，在正義的追求過程中，

真和會採取道德的公平原則，對各政黨的作為進行調查與公布，也論辯

真和會有關特赦的設計可能帶來的不正義。而種族和解與悲劇不再發生

的追求不會憑空而降，焦點版透過不同種族相互理解與原諒的敘事，試

圖化解種族對立，也讓學生反思和解的達成程度。

就落實轉型正義的理念而言，南非教科書以資料閱讀為本、運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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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任務的教科書設計，讓學生可以接觸多元與複雜的過去，並且重視

批判性、學生主體建構歷史的方式，拒絕傳遞單一、主流而僵化的歷史

事實與論述，也提醒我們對於具爭議性的過往，更須要有複雜、多元的

理解。

最後，本研究想要指出，若要進一步探究如何在教科書中提供轉型

正義相關內容，我們可以從南非歷史教科書的編寫經驗得到三點啟發。

第一，歷史教學過程中所傳遞的立場或觀點，或許容易受到教師或教科

書作者的影響，但藉由引用多元視角的資料，並搭配適當的問題設計，

仍有可能在歷史課堂中打開民主論辯的空間。第二、由於真和會基本上

採取聽證的方式運作，因而得以蒐集到大量相關當事人的證詞，而這些

證詞為教科書編輯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反觀臺灣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轉會）主要關注政治檔案，較少蒐集證詞，因此教科書勢必需要引

用其他類型或來源的資料。由此看來，一個國家推動轉型正義的途徑，

與該國轉型正義教育的形式或內涵，似有一定的相關性。第三、除了證

詞外，南非教科書引用資料時也相當仰賴社會各界對轉型正義的討論。

從本研究檢視的五個版本可知，假若南非各界（如：學界、政治人物、

政治評論者與相關當事人等）對真和會的運作及其成敗，未能進行廣泛

而深入的討論，教科書作者便缺少可以使用的資料來源。對照臺灣的情

形，促轉會解編後，學界或社會各界對其運作過程、取得的成果及任務

總結報告的內容，在本文撰寫之時仍少見相關討論，因此教科書作者欲

搜尋多元視角的評論便較不容易。雖是如此，不論教科書作者決定採用

什麼類型的資料，其運用方式仍可參考南非歷史教科書，以進一步提升

教科書的敘事品質，並強化促進反思與思辨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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